
读 小 学 时 ，由 于 我 平 时 爱

哼几句《红灯记》《智取威虎山》

中一些段子，因此被招入班级

的红小兵宣传队，这使我有点

受宠若惊。

我们在课余时间排演，然

后 在 晚 上 到 单 位 为 工 人 们 表

演。于是，大家穿上干净的白衬

衫 ，戴 上 红 领 巾 ，脸 上 搽 上 胭

脂。当我将白衬衫扣子一直扣

到脖颈，站在同学中间时，样子

憨憨的，有些另类。原因是大家

都系着红领巾，而我没有，因为

我还没有加入该组织。有个同

学说你去借一条红领巾，我也这

样期望，但是没人愿意借我红领

巾。理由是我是被打倒的“当权

派”的孩子。记得其中有一次还

到仓前街老县委（当时称作革命

委员会）表演，节目是唱《大海航

行靠舵手》、《高举红灯闪闪亮》

等，深受欢迎，听到大人们“这小

孩唱得实在好”的夸奖时，内心

充满喜悦，笼罩在心头的没有红

领巾的阴影也一扫而光。

某天，老师布置任务，要求

演出队排演《白毛女》中的一场

戏：地主黄世仁上门讨债，逼死

苦大仇深的贫农杨白劳。对于

宣传队成员来说，这是一个艰

巨的任务。因为我们对于《白

毛女》的故事，都来自于电影、

连环画以及剧团的演出。

首先是进行角色分工，于

是杨白劳、喜儿、大春、黄世仁

的演员被确定下来，我演杨白

劳 。 我 们 排 演 场 地 有 时 在 教

室，有时在同学家，大家模仿着

《白毛女》戏里的动作，热情排

演，热闹哄哄，老师、大人们看

着也觉得有趣。为了演好杨白

劳，我还特地将父亲在部队里

戴过的东北狗皮帽子作为道具

戴在头上，嘴上粘着棉花撕成

的白胡子，使得杨白劳形象更

接 近 于 戏 中 样 子 。 还 要 学 唱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

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

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唉，扎起

来。”但好景不长，有一天宣传

队队长通知我，要调换角色，我

改演黄世仁。理由依然是我是

被打倒的“当权派”的孩子。

从小，我就觉得地主都是很

坏的，现在，突然要我演黄世仁，

心里一百个不愿意。老师很生

气，说我没有组织纪律性，当众

批评我。我只得含泪接受任务，

但心里感到屈辱。演黄世仁要

戴瓜皮帽、穿长衫，但这两样东

西都没有，只能将纸折成一个瓜

皮帽的样子，用墨汁涂黑，没有

长衫就只能借大人的长衣服一

用，而袖子则挽得老高。

我只排演过两次黄世仁，

但黄世仁要被大春拿扁担打倒

在地。每当我倒在地上时要缩

起身子，这样才能显示大春形

象的高大。我的样子一定很狼

狈 ，从 同 学 的 笑 声 中 可 以 知

道。由于我有拒演黄世仁的想

法，所以怎么排练都不能令人

满意，队长在无奈之下将我开

除出宣传队，我的演出生涯也

就结束了。而《白毛女》这个片

段的戏也最终没有排练成功，

同学们穷折腾了一场。

少年不知思乡情切，年轻

时总向往外面的世界，总想远

离家乡爱自由，直到最近，油

然而生思乡之情。睡梦中总

会梦到家乡的点点滴滴，辗转

反侧，寤寐思服。

记得端午小长假时，我匆

匆赶回家，路途奔波 18 个小

时，到家后面容憔悴，母亲快

速收拾好我的卧室，我和衣倒

头就睡。没过多久，迷糊中闻

到一股刺鼻味，扭头一看，母亲

正弯着腰叮叮当当摆弄蚊香

盒，我闭着眼大叫一声：“呛死

了”，顺便咳嗽两声。母亲听到

我的抱怨，趔趄着端起蚊香盒

后退几步，把蚊香放到门口，嘴

里喃喃自语：“远点就好了，远

点就好了。”我依然被蚊香呛得

胸闷，却因疲惫无力又进入梦

乡。

第二天晚上准备睡觉时，

走到离卧室几米的距离就远

远地看到卧室门被史无前例

地锁住，我诧异，好奇地推开

门，一股灭蚊剂味道扑面而

来，我急忙用手扇扇空气，想

到：或许因为我昨晚的抱怨，

母亲认为喷洒灭蚊剂比蚊香

对我好，想到这不禁眼眶湿润

了，这次我没说什么，径直走

到窗户边打开窗。

这夜，窗外下起细雨，我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

着这些年母亲的默默付出。

去年今日，我休假回家，

她见到我就喋喋不休问我的

婚姻大事，然后蹒跚着站到桌

上打开顶层柜子，拿出花花绿

绿的四件套夏凉被，得意地展

示她近年的收藏品，一件件拿

出来展示一番，再一件件放进

去，反复问我看上哪件了？我

一改以往不耐烦的反应，顺着

她说：哪件都好。随后她一五

一十讲起每件四件套的来龙

去脉⋯⋯

虽然近几年会体谅母亲

些，但还是会对她不耐烦，她

总是试图培养我成淑女，说话

要轻声细语，走路轻手轻脚，

待人接物礼貌周到，可惜我性

子天生刚烈不服管。母亲心

思重，每次回家总要拉着我促

膝长谈，说我和小弟离家太

远，她想见我们时也见不到，

边说边泪如雨下，听到这些我

也黯然神伤，而我能做的，只

是不断用语言宽慰她，其实，

我的内心早已七零八落碎了

一地。

这次回来，她的鬓角多了

很多花白头发，眼角也多了很

多鱼尾纹，自从我上班以来，

母亲真的老了很多，原以为自

己有了工作，父母负担会轻

些，生活得滋润一些，没曾想

他们不仅没轻松，反而比以前

更操心。他们日日夜夜想念

异乡的我，操心着我的婚事，

尤其是现在快到而立之年，婚

事未定，母亲常常愁得整夜睡

不着。

夜深了，夜里梦到自己即

将启程返回他乡，梦醒，泪水

打湿了枕巾。亲爱的母亲，原

谅我远离家乡，原谅我少年不

羁放纵爱自由。内心一直有

个声音在呼喊：母爱，我何以

回报，我何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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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何以回报
■姗姗

我的童年之演黄世仁
■李浙平


